
刘光华
为追赶潮流，修身养性，学会了种草

养花。

又是一年春好处， 趁着星期天上午
调休，带着儿女们赶了一趟花市。

我所说的花市并非南方的那种花
市，而是潢川县小镇上的盆景花卉市场。

听说在南国， 有着花城美誉的广州每年
都举办花市，人流如海，鲜花如潮，规模
宏大，盛况空前。更记得每年春暖花开的
时候，都能看到辛苦忙碌的赶花人。所谓
赶花， 就是养蜂人为了采到香甜鲜美的
蜜，带着蜜蜂往花期最盛的地方赶。

我虽不深谙种草栽花之道， 但我喜
欢享受偷得浮生半日的闲暇去体验逛游
花市的过程，以及拖儿携女的温馨亲情、

天伦之乐。我虽不是赶花人，但我理解赶

花人的苦辣酸甜，深味其找到万紫千红、

芬艳满目、陌上花开的欢欣，更能感受其
割蜜熬制并收获上市的喜悦。

花是人间最美的点缀， 树是世上最
美的风景，草是自然最美的恩赐。稚子苍
头，皆爱花草树木，我也不会例外。我家
后院种了一棵桃树，春来了，一树桃花满
庭春。门前栽有数株菊花，深秋尽带黄金
甲。我们有时从花市买些兰草、金桔、富
贵竹，有时向四邻要一些花卉幼芽培植，

用心呵护，用爱关注，满室满院便会四季
花开。

花市的花品类繁多，有的珍奇昂贵，

可望而不可求，最后经过细选精挑，我还
是为儿女们买了一株含笑， 也算了了儿
女们户外游玩的心愿。 而这种花含苞时

最香，盛开时如少女的笑靥，含着喜悦与
娇羞。含笑花期很长，从春天可以开到秋
天， 盛开的春日采一些含笑花以小白瓷
盘盛清水养着，放在茶几上，空气中花香
弥漫，屋里显得更清爽洁净。

其实我感觉，世界上的一花一草一木
都是在展现它们的芳华和靓丽，怒放它们
的生命，因此，期愿我们也可以像含笑花
那样一年四季都带着微笑，面对世界。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赶花人。

正如比尔·盖茨曾经说过，人生就是赴一
场盛大的约会。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
每一天， 都充满着希望与美好。 光阴荏
苒，岁月蹉跎，只有努力拼搏，盛装以待，

才能追寻到一片片美丽的花海， 不会爽
约一场场盛大的宴会。

春天

等你等了那么久

刘元明

我在雪花上等你
这些白直入我的心灵
将我的胸膛也压迫成了
六边形

我在炊烟中等你
一串一串的朦胧
白中泛青
吹响的鸽哨土一样纯净

我在雨中的小路上等你
一团一团的泥泞
充满温馨
所有的泥窝窝浅唱低吟

我在种子上等你
我在草儿上等你
我在桃花上等你
春天跟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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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挤时间，分步骤，采取化整为零，

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终于完成了辞旧迎新
大扫除任务。虽然房子不大，可是犄角旮旯却
不少，有些地方一年也扫不了两次，果真藏污
纳垢，清理出垃圾无数。有些东西一年不用估
计一辈子也不会用了，扔；有些东西看似好好
的，放久了就是坏的，扔；有些该扔的东西，当
时不扔过后还是扔，那就扔！扔！扔！

很快一个大塑料袋， 几个大纸箱都装满
了，派老公往楼下垃圾桶里送。送完回来，他
说：“我看那有一个开水煲，放在盒子里，好像
是好的吧？”

“是的，是好的，原来嫌小了，淘汰的，现
在这个开水煲都用一年多了， 还留着它干
啥？”我以为他舍不得扔。

“那底盘你放一块了吗？” 他没管我质疑
的语气。

“放一块了，一套都放在那个盒子里。”

“那就好，谁捡到说不定还能用。”他欣慰
地说。

“还以为你舍不得扔呢，原来我们俩不谋
而合啊！”我笑着说。

每次扔一些还有用的东西时，我总是用
袋子装好放在垃圾桶旁边。今天在晚报上看到公园旁边设了一面“友善
之墙”，把自己不穿又比较新的衣服洗干净挂到墙上，需要的人可以任
意试穿并取走， 觉得无比温暖。 小时候亲戚送给一件称心如意的旧衣
服，穿起来一样无比开心。这种举手之劳的善举其实也是一种资源的合
理利用。

想起《甘地扔鞋》的故事：

故事讲的是甘地生前有一次外出，在火车将要启动的时候，急匆匆
地踏上车门，不小心一只脚被夹了一下，鞋子掉在了门外。火车启动了，

他没有犹豫，随即将另一只鞋脱下来，也扔出窗外。一些乘客不解地问
他为什么要把另一只鞋也丢掉，甘地说：“这一只鞋无论多么昂贵，对我
而言已经没有用了。如果一个穷人正好从铁路旁经过，他就可以得到一
双鞋，而不是一只鞋。”

如果失去的同时能让别人拥有一份意外的惊喜， 又何尝不是一种善
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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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地

黄振国

从水田改称“红田”，

从新集改称“新县”，

从黄安改称“红安”，

虽然只一字之差，

却道出了无数红色经典。

她们像那情节跌宕的老电影，

看后泪涟涟……

长夜难明赤县天，

大别儿女苦熬煎。

红旗卷起农奴戟，

敢叫日月换新天。

送郎当红军，

全家齐参战。

风雪何所惧，

不怕五更寒。

数十万英烈献忠魂，

血染大别山！

新中国的基座上，

你把砖瓦添！

古有五百壮士，

国画大师徐悲鸿，

为他们绘制了精美的画卷；

今有五百将军，

他们同一个家园。

在个人籍贯这一栏上，

都庄严地写上了同一个令人自豪的名字
———大别山！

大别山，

红色的土地，将军的摇篮；

大别山，

延绵起伏千里远，砥柱中流江淮间；

大别山，

歌舞之地故事多，鱼米之乡美名传；

大别山，大别山，

人杰地灵写风流，吾辈催马再扬鞭！

陈左湾

陈树照

高陌店往南两华里
茫茫水塘中央的陈左湾
三十几户人家栖落垂柳深处
石桥通往外界的小河
自东南折过几道湾
紧紧地搂抱陈左湾
搂抱那架老水车
和明晃晃纵横交错的水田
西山寺曾驯服过很多野兽
但无法超度山上那些拥挤的墓地
这片埋葬我的父母
和先人的土地是另一个村庄
黄昏有人在烧纸哭泣
有麻雀在新土上觅食
倒嚼的牛在柳树下
像一块青石般沉默
三四个老人围坐石礅
他们喝茶下棋聊天
石漂上那个捣衣的女人
不再是我的嫂子
五年前她已搬进山里
记忆里的燕子也和那些青年男女
离乡背井也外出打工去了
没等我接近池塘鸭子飞起
炊烟从房顶送来饭香
老屋人去楼空枯草疯长
偶尔传来的狗叫让我知道
陈左湾还在人间

且行且吟

兰花飘香的日子

王刚
“幽兰香风远， 蕙草流

芳根。” 又到了兰花飘香的
季节，我从乡下带回的两盆
兰花正轻轻地含笑绽放，它
的叶子瘦长却绿意盎然，花
茎细长却笔直向上，花儿虽
小却香气袭人，每每看到这
些兰草， 至喜之情溢于言
表，眼前便会浮现许多与兰
的往事，心中也会生出许多
感慨。

我喜欢兰，是因五年前
到偏远的乡下工作一段时
间。那里山峦起伏，古木参
天，枝蔓藤绕，幽静深邃。工
作之余、 百无聊赖之时，便
登山缓解工作的压力。距我

最近的山叫王母观，山上风光秀美，

四季皆景。那年初冬，独自一人走在
崎岖的山路上， 这是村民上山劳作
时走过的小路，时隐时现。有时枯树
横在路间，须翻越而过。有时溪水漫
过小路，须寻石垫脚逶迤前行。行走
在这样的路边可以发现许多熟悉的
或是稀奇古怪的东西，由于好奇，眼
中便多了一些搜寻的目光， 试图去
找一些自己喜爱的东西。 冬天里的
绿是最为耀眼的，也是惹人喜爱的，

初冬的山上绿色植物仍有不少，常
青藤、小松树、兰草……我便注意到
了这些在寒风中瑟缩颤栗的兰草，

于是选了几株形色较好的挖了回
来，种在了办公室的后院里。之后一
有闲暇便上山挖一些兰草回来栽在

后院里，有一天正在栽兰草的时候，

当地的一位同事前来观看， 他说：

“栽兰草是有讲究的，土不能盖过根
的上面，土过高了，兰草就不会开花
了。”我将信将疑按照他的指点又栽
了一些。第二年的初春，正值兰花飘
香的日子， 我细细观察后院里的兰
草，先栽的那些土有些过高，果然都
没有开花， 后来按同事指点栽的兰
草都开花了，亭亭玉立，幽香清远，

很是喜人。由此看来，兰花的培育还
真是有讲究的， 这种讲究中似乎蕴
含着一些道理， 那就是少一些过分
呵护，多一些任性随意吧。

我更喜欢兰， 那是初春的时候
去山中访兰。 我们沿着山中的小路
前行，很快便看见有很多兰草，盈尺

高的兰草里都开着淡淡的兰花，一
大片一大片的，似青草上的薄雾，香
气浓烈极了。细细寻找每一枝花，花
色浅青嫩黄，花瓣纤弱，大小不一，

极不对称。淡紫色的花蕊微微张开，

朴素大方，天生丽质，没有丝毫的修
饰。那绵长的花香既浓烈又淡雅，沁
人心脾。仿佛置身于天香的国度，让
人流连忘返。 同行的同事笑着说：

“这可比你后院的宝贝水灵多了！山
谷中的兰草长的叶秀，开的花纯，纤
弱中透出有灵气， 楚楚中生着灵性
啊！”“你栽的兰花虽然叶肥花大，绰
约风姿，似乎也甜美，但缺少了这种
自然中的格调，俗气了许多。”我有
所顿悟，坐在石头上陷入了沉思。是
啊，“芷兰生幽谷， 不以无人而不
芳。”空谷里的兰草，在山中默默生
长， 默默绽放， 就是一种不俗的精
神。“我爱幽兰异众芳， 不将颜色媚
春阳。西风寒露深林下，任是无人也
自香。”人生在世，应当保持这样一
份真性，带着清雅的品格上路，以自
己的姿态，守望着那片乡野，播种着
那片乡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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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假期， 我们随同
事到他老家体验茶乡风
情， 一路的映山红点缀着
苍翠的茶园， 西河清澈见
底， 一群群来郊游的市民
惬意地欣赏这大自然的美
景，拍照、嬉闹。但是茶园
里的采茶人却低头忙碌，

没工夫欣赏这迷人的景
色，更没有悦耳的歌声，因
为新茶“雨前价贵雨后
贱”，他们忙着抢天时呢！

到了同事村里， 一片
新盖的二层小楼整齐地排
列在路旁。 我们在预订的
农家看到， 平房里摆放着
整套炒茶工具， 炒茶师傅
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男
主人在旁边帮忙， 女主人
在门前择菜， 家养的大黑狗安静地卧在树荫下宠辱
不惊地看着我们进了院子。主人招呼我们落座，沏上
清香的新茶又自顾忙起来，我趁机观察茶农的生活。

女主人负责做饭， 案板上几个铝盆里盛着洗净的豆
芽、包菜、黄瓜等，还有一篮子馒头，灶门口整齐地码
放着劈柴，淘米竟然用水桶，足足有十来斤米，我惊
讶地看着女主人准备这么多饭菜， 猜想中午会有多
少人来吃饭呢。 男主人在院角临时搭建的简易灶台
上生火烧开水，几块木柴烧尽了又添上，水开了冲进
暖水瓶里……我们闲得没趣就到屋后山上采茶，先
观摩采茶方法：拇指和食指捏住嫩芽往上一提，芽就
捏入手中，不得用指甲掐断。我们学着做，觉得这真
是考验耐心的功夫活，眼得准、手得快，不一会儿脖
子就酸了，采茶真是辛苦！

终于敌不过太阳的暴晒，我们早早地撤回来。厨
房里飘出阵阵香味， 同事的母亲也来帮忙在灶前烧
火，女主人在灶上忙碌，午饭很快就好了！不一会儿
一群妇女挎着篮子说说笑笑地进了院子，她们洗脸、

拿碗盛饭，毫不拘束，其他人也陆续归来；先吃过饭
的洗头、洗衣服，又给水杯续满水，在树荫里歇息，为
下午采茶做准备。 男主人放下刚端起的饭碗给每位
采茶工的茶叶过称、记录，有些不符合要求的叶芽还
得退回，确保都是立得起的银毫！这时候我才观察一
下，共有二十多人，多数是四五十岁的妇女，楼上楼
下的床铺都挤满了。

安顿好采茶工，男主人返回饭桌继续吃饭。交谈
得知，他们凌晨三点半就起床做早饭，确保早出工、

多采茶，只要不下雨，清明前后一个月天天上山。尽
管辛苦，采茶工获利丰厚，茶农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男主人筹划采罢春茶后经营农家乐， 吸引更多的人
来茶乡游玩！

我们伴着淡淡的茶香， 嘴嚼着嘎嘣脆的地锅锅
巴，真心祝愿茶农的日子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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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别害怕自己的声音

威廉·福克纳

许多年前， 在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还未出生
时， 一个聪明的法国人说过：“倘若青年人有知识，倘
若老年人有能力。”我们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当你年轻的时候，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却不知
道该干什么。可是后来，你上了年纪，经验、阅历教会
了你一切，你却疲倦了，胆子也变小了。你什么都无所
谓了，你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平平安安地度过余生，

除非你自己受到冤屈，你是再也没有多余的能力与心
气管其他闲事了。

那么，今天晚上坐在这个房间里的你们———这些
青年男女，以及今天坐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类似房间
里的青年男女，是有能力改变世界，是可以使它永远
免除战争、不公正与苦难的，只要你们知道如何去做
以及该做些什么。既然如那位法国老者所说，因为年
纪轻，你们不可能知道该做什么，那么站在这里的不
管什么人，只要有满头白发，就应该能够告诉你们了。

但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却没准不像他的
白发所装扮出或想显示的那么老、那么聪明。因为他
无法给你们一个八面玲珑的回答，也不能向你们提供
一个现成的模式。 但是他可以告诉你们下面这些话，

因为他相信这些话是对的。

今天威胁着我们的是恐惧，不是原子弹，甚至也
不是对原子弹的恐惧，因为如果原子弹今天晚上落在
奥克斯福，它所能做的一切无非就是杀死我们，这算
不得什么，因为一旦它做了这件事，它也就剥夺了对
我们的仅有的控制：那就是对它的畏惧，对它的那份
提心吊胆。

我们的危险倒并不在于此。我们的危险是，今天
世界上的一些势力，它们企图利用人的恐惧心理来剥
夺他的个性、他的灵魂，试图通过恐惧与贿赂，把人降

低为不会思考的一团东西———向人提供免费的食物，

这不是他出力气挣得的，提供轻易能到手的没有价值
的金钱，这也不是他干活换来的。危险的是那些经济、

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 那些独裁者与政客———美洲
的、欧洲的或是亚洲的，不管他们怎样标榜自己，目的
都是要把人降低为唯唯诺诺的一团东西，只为自己的
利益与权力而活着，或是因为他们自身感到困惑与害
怕。他们害怕或是无法相信：人是有能力的，是可以勇
敢、坚忍与自我牺牲的。

那是我们必须加以拒绝的， 倘若我们想改变世
界，使它让人类能和平、安全地生活下去的话。成为一
团东西的人是不能也不愿拯救人类的。能拯救人的是
人类自身， 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塑造而成的，正
因如此才有能力与意志区分正确与错误，并且能够拯
救自己， 因为人类是值得拯救的———他们将永远相
信，不仅是相信人有权利摒弃不正义、贪婪与欺骗，而
且有责任与义务去促成正义、真理、怜悯与同情的实
现。

因此，永远也不要害怕。永远也别害怕提高你的
声音，去赞成诚实、真理与同情，反对不正义、撒谎与
贪婪。如果你们，不是作为一个班级或一个阶级，而是
作为个人，作为男人与女人，会这样做，那么，你们将
改变这个世界。在下一个世代里，所有的拿破仑们、希
特勒们、凯撒大帝们、墨索里尼们和其他那些渴望权
利且利欲熏心的人们， 以及那些仅仅是自己感到困
惑、无所适从与恐惧的小政客、小帮凶，他们曾经、正
在或是希望利用人的畏惧心理与贪得无厌来奴役人
类，这样的人必将从地球上消失得一干二净。

（作者
1951

年在密西西比州大学附属高中毕业班
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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